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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台灣主體意識與新中國主體意識── 一個外

省人看台灣與中國時代的轉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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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民國 105年，西元 2016年）1月 16日晚間，中華民國舉行第 14屆總統暨第 9屆立
法委員大選投票結果公布，民主進步黨以得到近六成的總統選票及多數立法委員席次大勝，

蔡英文以總統選舉當選人的身分帶領台上台下的民進黨支持者不斷狂喜呼喊時，我的感受是

感動而複雜的，我告訴家人說：「台灣人是站起來了！」這讓我想起 1949年 10月 1日，
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上宣佈：「中國人站起來了」的光景。 

 
1949年前，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動盪不安的時代中力挽狂瀾與光榮執政，卻在內戰中失敗，
撤來台灣，重建中華民國政府。這一次，國民黨在 2016年大選失利，卻不代表國民黨的失
敗，因為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體制與國號延續下去了，我認為這是國民黨在 1911年辛亥革
命以後一個極為重要的成就，就是中國民主憲政體制的奠基與延續。我們堅定支持中華民國

的人，有一個明確的信念：「中華民國的歷史意義與文化思維及其民主憲政體制適合與適用

於中國。」這需要一個基本條件，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能夠穩固與良好的發展。至於是那一

個政黨執政，只要遵循憲法，並不重要，國民黨本身不需要期待永遠執政，在這個宏觀視野

下，維護中華民國體制的歷任國家領導人、執政團隊與政黨都應該予以肯定，而且對於憲政

的修改亦應遵循國家發展與人民意志為依歸。 
我在民進黨大勝時所指涉的台灣人，依過去習慣的語意（包括獨派的用語），並不包括外省

人，乃是賦予歷史意義的一個群體。從 1895年《馬關條約》台灣被割讓日本起，當年的台
灣住民與其後人，經歷五十年的日本統治，五十年的國民黨統治，走過這曲折艱困的一百年

後，經歷過兩次政黨輪替，然後他們又登上了執政的舞台，而且是行政與立法完全一致的執

政。如是我看到這是他們長期掙扎與努力的成果，最重要的是台灣人的主體意識與政治論述

明確地建構起來，他們上一兩代人內心中長期蘊有亞細亞孤兒的悲哀，基本上是掃除了，並

且戴上了光榮的冠冕。由此，我真誠地祝福他們，雖然我認同的泛藍陣營在本次選舉中是嚴

重地挫敗了。 
由民進黨大選獲勝回顧台灣人奮鬥的史實，不僅是台灣人從二二八事件中認識了自身處境的

命運，還是林獻堂開始尋求台灣人在日本強權下的自主性，更可溯源至 1895年《馬關條約》
簽署後僅僅成立幾個月的台灣民主國，由此看出過去百餘年來的軌跡，是台灣住民演變成台

灣人這個族群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和史明的不同，在於定位台灣人族群的源頭（即歷史上限）

始於《馬關條約》的 1895年，而非源於歐洲的荷蘭人、西班牙人發展殖民地的掠奪者。台
灣漢人在 1895年之前是清國人，也就是中國人，不論從血統、從文化、從地理、從政治以
及從日本文獻來說都是無可爭議的，否則日本要和誰簽《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

呢？ 



1895年之後的百餘年間，台灣人艱難的命運和大陸上中國人乖舛的命運平行發展而少交
集，以迄於今。令人惋惜的，是中國人和台灣人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中走過各自曲折的道路而

產生了現今不同意識的藍綠紅屬性群體，結果卻是經由錯綜複雜的恩怨而彼此否定與對立。

然而不論堅持台灣主體意識者認同中國人與否，在中國與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共同多有曲

折困難的遭遇以及常有忐忑不安的心情，是不爭的事實。回顧歷史起源，這是中國人在 19
世紀中葉後面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壓迫與其先進文明的傳播，產生反抗與同化的結果。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無法維護自己的傳統，選擇走向西化、日化、俄化，最終我們在時代中

弄得自己四不像，中國文明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其實在民族素質和道德人倫上產生嚴重的退

化。這是因為我們失去了文化主體性以及身為國族認同的主體意識。我們注意到，就是在甲

午戰爭之前，中國人的文化主體性以及身為國族認同的主體意識，是非常明確的，甚至於在

內憂外患中都是富有信心的。 
因此，我認為主體意識有深刻的意義與作用，主體意識形成信念，信念形成宗教、族群與政

黨，國家穩固的基礎在於國民有共同的信念。 
台灣人自 1895年以來發展了他們小國寡民型（自保性）的主體意識，是無可爭議的政治與
文化上的事實，此和 1949年以後外省族群與海內外藍營人士希冀的民國政府式的中國復興
內斂型（羊性）主體意識不同，也和中國共產黨不斷以政治運動統治下已經產生性格與心理

變化的中國人盼望中國富強的擴張型（狼性）主體意識不同。 
長久以來，台灣與台灣人的主體意識，一方面使台灣人具有堅韌動力努力不懈地追求屬於自

己的國家，同時反對以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中國意識。其實國民黨及共產黨所指涉

的中國意識在本質上與歷史上是有區隔的，這個區隔形成了兩岸實質性的認知斷層，使得兩

岸的歷史傷痕癒合遲緩以及兩岸的政治與文化在短時間內難以融合。這樣子兩岸中國意識的

區隔與斷層，自 1949年兩岸隔離後，亦護庇了台灣本地人民抵制現行大陸中國政權從而孕
育台灣人主體意識的成長；另一方面，台灣主體意識近年來結合許多年輕人的國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在本次大選中成功地將民進黨登上政權的寶座，並且在台灣內部與兩岸
現實下，有效運用民國 38年（1949年）國民黨自中國攜來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舉起了
中華民國的旗號，進而延續了中華民國的法統。 
也就是說，民進黨的思維與執政蘊涵著理想與現實妥協的意涵，有著雙重性格，一方面是基

於多數台灣人民的選擇，具有反抗精神，反對非出於台灣族群政權對台灣人的統治；一方面

則容納了部分的中國意識，至於這裡的中國意識除了部分中國文化和共通語言以及人民之間

底層流動的情感外，還蘊含了什麼成分的中國意義，具有什麼樣的基因，今後可以發展成什

麼樣的情狀，是非常重要的。對於台灣的自我發展以及在兩岸的溝通與互動中將起著關鍵性

的作用，至於台灣文化的定位，目前看來應是揉合中國、美歐、日本文化的一個複合體，這

個文化的底蘊受到二戰前的日本文化浸蝕很深，而和二戰後的中國文化之間產生複雜的融合

與排斥過程，所以基本教義派的台灣主體意識者會持續產生去中國化的言行，主要來自台灣

文化的深層結構。 
然必須嚴格與慎重的注意到，意欲完全去除中國意識的基進民進黨與獨派力量將受到對岸與

島內中國意識合一的攻擊，這是一個本於民族與文化意識形態自然的動作，並非由於國共有

意識的合流。因此雖然台灣主體意識有其淵源與正當性，但是必須正視台灣本土意識之外中



國主體性意識的存在，台灣主體意識若持續和傳統中國的大一統的文化思維互斥而無交集，

台灣本身的發展將受到相當的抑制。由是不論堅信台灣主體意識者如何合情合理的說明其良

好意願，皆難以撼動統一論者的決心。不認識與不同意這個情狀，當然是台灣主體意識者可

以堅持的權利，但是無法改變其現實上的困境。 
因此台灣主體意識者除了嘗試進一步選擇性地容納中國意識外，考慮戴上「裝飾性保護色」

的中國意識是有必要的，如臺北市柯文哲市長所謂「兩岸一家親」即是一個好的範例。當然

這絕對違反近日新當選的獨派年輕立法委員們亢奮的情緒。選後贏家的態勢洶洶，敗者的警

示只會得到訕笑的反應，認為是挾中共喊狼來了的老把戲。我常說國民黨與藍營的中國意識

對台灣起了保護與引導的作用，但是我相信少有綠營和獨派朋友們會認同我的看法，以為是

我在自我合理化，是在美化我們推動兩岸統一的陰謀。其實這是相互的盲點，也就是說，我

看不見你看見的，你看不見我看見的，也是我聽不見你真誠表達的，你聽不見我真誠表達的。 

 
 
 

論新台灣主體意識與新中國主體意識── 一個外

省人看台灣與中國時代的轉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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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 2 月 23, 2016 

不過，如毛澤東常常說的：「事情正在起變化」。我和許多藍營朋友的看法不同，這些朋友

們相信民進黨和中共的關係會鬧崩，台灣今後的處境會非常糟。我則認為今後中共會盡力和

綠營執政者與支持者磨合，我也認為，綠營執政者與支持者會盡力維護他們得來不易的權力

與資產，兩岸紅綠雙方可以慢慢地譜出屬於紅花綠葉的曲調。事實上，中共會發現，和完全

執政的民進黨往來，比和國民黨往來輕鬆愉快得多，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有著近百年恩

怨情仇的牽掛拖累，國民黨的內心從未放棄回到中國發展的意識與企圖，而民進黨則毫無此

意。如此只要在未來兩岸的政經架構上鋪陳合理，雙方各取所需，兩岸的和平發展將可預期。

而長期欲回到中國以及統一中國的國民黨與藍營的基進派，將日益遭到中共與民進黨有形無

形的合擊與驅逐而難有立足之處，因為，中共是中國大陸的地主，民進黨是台灣的地主，國

民黨只是佃農，大小地主合起來壓迫佃農是自然的事。 



圖片來源：蔡英文臉書 

由台灣人主體意識形成的族群，在 1949年後逐步凝聚，有比較完整的島內組織形式是由黨
外開始，至民進黨組黨發展，其權力中樞經過三度人事換班，大幅年輕化，已經逐漸地和過

去革命與憎恨的精神分離，落實為台灣人的在地性。未來可能日益包容曾經排斥外省人部分

的文化與意識以及設法平等安排大陸及東南亞新移民的在台權益，進而發展出未來新的比較

寬容的台灣主體意識，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其具體內容尚待民進黨執政者、台灣在野

者及海內外多方面的學者專家的討論與交流。 
這個新的台灣人與台灣主體意識和兩岸的統獨並無直線上的關聯，也就是說，可以獨，也可

以統，將形成與大陸中國政權談判兩岸政經架構的有利籌碼，而非目前台灣社會的動靜失據

的分裂情狀。新的台灣人主體意識如果能夠慢慢地良性發展，將有利台灣各個族群，有利於

台灣人民的尊嚴與生活水平，有利於國家存在的意義與發展的動力，更有利於中國大陸政經

與人文的發展。由於台灣是中國大陸政權積極盼望結合的華人政治與文化實體，從而提供了

平衡中國大陸政權偏向發展的機制，因此兩岸政治實體的共存可能有機會形成一個中華民主

邦國的雛型，從而保障了雙方百姓長期安定的生存發展。 
現在崩潰到散盤的國民黨，由於大幅縮小了可供爭權奪利的舞台，過去烏煙瘴氣的光景必然

少了很多，應該趁此低潮良機，規劃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做法，逐步發展出涵蘊台灣主體意

識核心價值的新中國意義的主體意識以及規劃未來中國的遠景，包括兩岸長期共存共榮的政

經架構。由於台灣是國民黨生存發展的根基，國民黨與泛藍陣營的新主體意識若違背台灣人

民的意識與權益，其生存發展必將在台灣受到壓縮而成為真正的失根蘭花。國民黨與泛藍陣

營的新主體意識同時要擴充至整個中國的發展，國民黨必須計劃早日回到中國重新扎根，沒

有這樣積極進取的目標，長期留在台灣偏安，只能灰心喪志，也難以和在地本土的民進黨競

爭。至於中共是否同意國民黨回大陸發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國民黨要不要回大陸？如何

回大陸？ 
從中國近代史來看，國民黨是在本質上和素質上皆比較適合中國人特質與文化需求的一個政

黨，只要看國民黨政權過去長期容忍《大公報》這樣的報紙和胡適、張君勱這樣的民族菁英，



國民黨來台後即辦理地方選舉，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使得民進黨得以執政，都可以看出國民黨

具有本質性的民主意涵，因此維持與支持國民黨的存在與發展是有深刻意義的。政權的基礎

在於人心歸向，因此政黨必須深耕建構人心，由於人們基於人性自然期望有保護私產的平安

良性社會，失去人心的政權必然土崩瓦解。現在中國的共產黨政權有很好的組織體系和物質

發展，但是在人心歸向上仍有很大的弱點。共產黨、民進黨、國民黨與其他中國、台灣與海

外的政黨、政團、包括大陸上的政治協商會議，皆應誠摯具體的爭取中國人、台灣人、華人

以及各族的人心，不論未來政治上的統獨及兩岸制度的興革如何發展，這都是當行之義，循

當行之義而行，未來必然走出當行之道。 
匈牙利裔的學者伊米爾‧雷奇（Emil Reich，1854─1910）在《國家的成功》（Success Among 
Nations）中說：「美國人對於他們的聯邦政府充滿了信心，堅信未來一定會成功。美國人
對未來懷有無比的信心是最重要的信念。」我年輕時在美國求學與工作多年，從未聽說美國

人懷疑他們的政治制度、司法、教育、工作機會和輿論的公正性，我也從未聽說美國人貶低

他們的國家價值，美國人相信他們一定會有困難，但是他們有信心可以團結起來克服困難而

身體力行。這樣子「堅信未來一定會成功」的信念，造就美國人普遍樂觀進取的國民特質以

及美國文明不斷的創新。 
相對而言，我們對於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治、我們的司法、我們的教育、我們的工作機會、

我們的品質管理、我們的輿論、我們的同胞，都缺乏信心，這使我們無法擁有像美國人那樣

的「堅信未來一定會成功」的信念，更使我們難以團結力行，因為人們之間常常彼此糾紛與

掣肘。因此，在討論建構族群基礎的主體意識時，我們必須豐富我們信念裡的價值，信念的

內涵不能脫離人類最基本的普世價值，這超越了血統、語言、權力、財富的視野。更重要的

是我們要注意到主體意識增強人群的認同與言行認可，但是也產生意識形態，致使不同主體

意識者之間的嚴重對立，慣常認為自己是正確的，他人是錯誤的，以致人群之間的不同常使

人們沉淪於彼此的仇視之中，而超越的信念與基於共通平等權益的法律（如憲法與公民社

會），可以彌補不同主體意識所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鴻溝。 
本文主要的重心在於討論民進黨及泛獨派陣營為代表的新台灣主體意識以及預期以國民黨

及泛藍陣營為代表的新中國主體意識的發展，沒有涉及中國共產黨以中國夢及社會主義為代

表的中國主體意識，這部分應留給大陸及海外的中國人去擘劃。我認為進一步彼此交流發展

出良好可行的政治信念與法律架構，將是融合大家和平共存與發展的基礎。 
時代轉變了，中共放棄了階級鬥爭，發展了經濟，民進黨執政了，正在擘畫台灣下一步的發

展，兩岸的和平一定會慢慢地展開。在新春之際，回顧過去，許多事我們可以做得更好，而

目前許多方面的情況還是相當可以接受的，我們應該共同感恩，相信未來可以以謙卑的態度

學習彼此的長處，建立互信與共同目標以及嘗試開始一起做好一些事情。 

 


